
求医 的 日 子
（ 散 文 ） 文/橙 紫 薇

我家 先生人是不错 ，只是不突 出 罢
了。去年 倒突 出 了 一把 ，就进了 医院 。
医生说 ，是椎间盘突 出 ，要保守治疗 。

我们是信科学 的 ，匾一沓钱 ，直冲
省里最大 的 医院 。我每天 只管五十 、一
百的给 人家 交钱 ，他十八般 “刑具 ”样
样尝遍 。结果却是 ，直着 身子进 去 ，弯
着腰板 出 来 。

我们没有气馁 ，又崇洋媚外 。找了
一家 ，有 进 口 设 备 的 医 院 ，只 是 治 疗 一 次 一 千
元。还 没 等我发票开 好 ，人就治 出 来 了 ，进 口 设
备就是快 。不过 几次下来 ，银子 耗尽 ，弯着腰去
求治 ，跛着腿 回 家 。

病急就乱投 医 了 。咨询了 空 中 门诊 、试完宫
廷秘方 、信过 民 间神 医 ，连江湖 郎 中 也没放过 。
终于折腾在 床上动不 了 了 。这时专家说 ：既然保
守失败 ，那就开放吧 。就是做手术 。

做手术最庄严的事莫过于家属签字 了 ，生死
合同 嘛 。医生 很平静地对我说 ：　“在家属意见栏
写‘了 解病情 ，同 意手术 ，谅解意外’，签 名 ，
就行了。”

上半 张 表格 医生 已 经写满了 ：1.手术可能发
生麻 醉意外，2.手术可能导致下肢瘫痪。3.手术
可能造成……4.可能……。5.可能……。如果不

是格子 写满了 ，我相信他还 会写上 “手术可能
会引 起地球爆炸”！

没等看完 ，我泪 水就 出 来 了 。这哪一条也
足以把我打翻在地 ，永 世不得翻 身 的 。我能谅
解他 啥 呀？”不！我 情 不 自 禁 地 喊 出 来 ：

“ 我 只 要 成 功 ，我 希 望 这 是 治 疗 的 最 后 一
站！”医生双手一摊 ：那我们就无 法 合作 了 。

我想 ，我要发迹 当 了 卫生部长 ，第一就改
掉这残 忍的一条 。这是往病 人伤 口 上撒盐 ，往
家属心上戳刀 子嘛 。怪 不得病人 看 医生都是仰
视，凭这一条就能将家 属 们吓得匍 匐在地了 。

我的病人痛苦地躺 在病床上 ，一副甘上砧
板任 人 宰 割 的 样 子 ：医 生 们 也 早 已 换好 了 行
头，摩拳擦掌 ，只 欠东 风了 。求 医就是求人 ，
还不是求一般 的 人 。在还没废除这制度 以前 ，

我万般无奈 ，只好言 听计从 ，签字画押 了 。
结婚 后 ，只知 有 了 疼我爱我的 人 ，第一次

感到做妻子还这么不简单 ：竟掌握着他的生杀
大权 ！没 有 我 时 ，这 仪 式一 定 是 他 父 母 做主
的。原来 ，一结婚我就篡 了 权 ，我现在 行使他
父母 的权 利 ，我就是他的 爸 爸或妈妈 了 。只要
我一声令下 ，医生护士们就可 以在他的腰 间横
切竖 砍 ，就 可 以 割 他 的 肉 、凿 他 的 骨 了 。我
呢，还忙不支地去排队交钱 ！简 直比被别 人卖
了还帮别 人数钱 的傻子还冤 。

不听 使唤的眼 泪 就在眼眶里转 ，挡得我怎
么也 看不到 笔 尖 、找不着格 ，战战兢兢签完了
字，主治 医生走过来 ，慈祥宽 容 地笑 了 ：你太
紧张 了 ！

原来我签的 是 ：性别 ：程芝位 ，姓 名 ：妻

子，与患 者关 系 ：女 ，意见 ：谅解手术 ，同
意意外 。

我就这样大度地把他送进 了 手术室 。
在手术室外 ，我就像一 只无头苍蝇 ，转

圈乱飞 ，每飞一圈 都会 落在 同 一个点——那
充满血腥味的 手术门缝上 。

平常 里 ，总 想 让 丈 夫 在 情 人 节 里 送 束
鲜花 ，结 婚 日 里 买 个 礼 物 ，逛 商 店 时 ，买
单、提 包 、鞍 前 马 后 。这 会 儿 才 觉 得 ，家

人平 安 、健 康 比 什 么 都 重 要 ，我 愿 意 拿 一 切 来
交换 。

我巴 望着手术快结束 ，但时针就象 冻僵似的
不肯迈腿 。我祈祷着手术顺利 ，里面却不时传来
器械磕碰声 。看着 出 来进去 的 医生护士们一脸的
肃穆 。我那种焦躁 ，那种忐忑 ，那种心神不 宁 ，
真真是揪心撕肺 。

“ 哐 当 ”一 声 ，手术推车撞开 了 大 门 ，医生
护驾 、护 士簇拥 ，我等得太久 的病人 ，终于送到
了我 的 面 前 。主 治 医 生 说 ：手 术 成 功 了 ，很 顺
利。这是此时此刻我听到 的最动听最美 妙的 一句
话了 。我 口 是心非地千恩万谢 ，心里却呐喊着 ：
本来嘛 ，哪有那么 多 阴 沟翻船的事 ，你们都吓死
我啦 ！

中国 医生 ，中 国 特色 。就是先小人后君子 。

我的 梦
文/孙 丽 华

自从 有 了 你
我再 也 找 不 到 自 己
折断 了 丰 满 的 羽 翼
默默 地 守 护 着 你
一声 啼 哭 一 个 笑 语
都是 我 潮 涨 潮 落 的 心 绪

在挤 满 人 群 和 车 辆 的 路 上
我总 是 小 心 翼 翼 地 撑 着 那 把

绿伞
为你 呵 护 一 片 恬 淡 的 天 地
也许 我 柔 弱 得 无 能 为 力
可我 在 你 的 春 天 中 在 你 的 夏

日里

我愿 变 成 风 化 作 雨

你是 我 冬 日 的 太 阳
夏夜 中 的 月 光
为你 我愿抛开所有憾人 的 幻 象
只要 你 是 我 的 一 片 晴 空
我就 有 一 个 圆 圆 的 希 望 夏日（油画）　张宇飞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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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根 竹 子 到 秀 英 手 里 ，七开 八绕 ，就能编 成一 只 提 篮 。
有个 叫 许光 的 知青向 她学艺 。许光心灵手巧 ，秀 英 只教 了 十
几天就惊呼 ：“许大哥 ，你比我编得还好了！”许光还会 用 细
如毛 发 的 蔑 丝 ，无 师 自 通地编成 虫 鸟 ，一 只 只 活 灵 活现 ，好
像轻轻一碰 ，它们就会展翅飞 入 山 林 。他倒过来成 了 秀 英 的
师傅 。两 人编 来编 去 ，日 久 生 情 ，竟编成了 夫 妻 。新婚之夜 ，
许光在 秀英的脸上亲一 口 说 ：“我要扎根 山 村。”

谁知 风云 变 幻 ，几年 后 ，别 的 知 青纷 纷 回 城 了 。许光 的
根扎得太 深 ，已 经有一个 儿子 ，回 城格外 困 难 。他整夜整夜
地坐在 山 坡上 ，对着 山 顶上 的蓝天明 月 抽闷烟 。秀英知道他
的心思 ，就忍痛说 ：“许大哥 ，我们还是离婚吧 。你是城里人 ，
老天 让你来 山 里 走 一 回 ，你该 回 去
了。”到枫 叶 红 透 山 冲 的 时 候 ，小 夫
妻终于 泪水涟涟地分了 手 。

许光 回 城 后 ，秀 英 与 儿 子 相 依
为命 。月 落 乌 啼 的 夜 晚 ，她 无 法 入
眠，就在 油 灯 下编虫 鸟 ，密 密 的 蔑丝
里，织进 浓浓 的思恋 。两颗泪珠悄然
滑落 ，掉在虫 鸟上 ，渗入蔑缝里 。

孤儿寡母 ，日 子难熬 。有一次连
买盐 的 钱 都没 有 了 ，秀 英 就带 几 十
只竹 编 虫 鸟 到城里 试 卖 ，居 然 很抢
手。尝到甜头 ，她从此就专门编 虫 鸟
卖。儿子 上 大 学 后 ，要 很 多 钱 ，零 编
碎卖 不 行 了 ，秀 英 就到城 里 开 了 一
家小编织厂 ，生意很不错 。

一天 傍 晚 ，有 个 中 年 男 子 来 到
厂门 口 ，问要不要工人 。秀 英抬头一
看，呆住 了 ，嗫嗫说 ：“这不是许大哥
吗？”来人 正是许光 ，他也认 出 了 秀
英，抢上 来 握住 秀 英 的 手 ，半 天 ，才
叹了 一 口 气说：“唉 ，我下 岗半年 了 ，
找不 到 工 作。”秀 英 说：“许 大 哥 ，你
干脆来我们厂 当 师傅吧。”

许光 第 二天就到编织厂上班 ，
向工人们传艺 ，自 己 先做示范 。不
料，他 拿 一 把 蔑 丝 鼓 捣 了 三 个 小
时，却什 么 也 没编成 。有个工 人撇
撇嘴说 ：　“原来是个草包。”许光
急出 满头大汗 。秀英替他擦一把汗问 ：　“许大哥 ，你怎么
不会 编 了？”许 光 红 着 脸 答 ：　“二 十 多 年 不 弄 ，手 生
了。”秀 英 问 ：　“这二十 多 年你做什么？”许光 说 ：　“在
办公室 里看报喝茶。”

编织 厂 里哪有看报喝茶的工作？秀英 为难地说 ：　“许
大哥 ，我怎样安排你呢 ”许光早 已羞得无地 自 容 ，他抓
起一把蔑丝说 ：　“秀 英 ，我先 回 家 ，学会再来。”说着就
走。秀 英 叫 住 许 光 ，从 墙 上 取 下 一 对 小 鸟 ，递 给 他 说 ：

“ 这是你二十 五年 前编 的 ，拿回 去做样本吧。”
这对竹编小鸟 陈旧 极了 ，却纤尘不染 ，秀 英年 复 一年 的

抚摸 ，使 每 一 根 蔑 丝 都 油 润 光 滑 。许 光 把 两 只 小 鸟 握 在 手
里，万语千言 ，一句说不 出 口 ，唯有许 多 感慨在心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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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年 前 ，我在一家教育
类杂志社做编 辑时 ，在T县
某中 学 教 书 的 是 我 的 重 点
作者 。我们经常通信 ，我觉
得他 是个正 直坦诚的 人 。后
来，我调 到一家报社工作 ，
彼此就 中 断 了 联 系 。但是我
经常想起他 ，很想再找个 由
头同 他联 系 上 ，和他交个朋
友。

没想到 几年 后我
在市肿瘤 医院见到 了
他。那天 ，我到 肿瘤
医院去 看一位好友的
患了 绝症的 父亲 ，他
就和 好友的 父亲住在
同一个病房里 。我是
在医 院 的 登记处查找
房间 号时看到他的 名
字的 ，进 了病房 ，果
真是他 。以前他给我
们杂 志 社 联 系 过 广
告，我 给 他 办 过 证
件，还 记得他照片上
的模样 ，并且还记得
他是1957年 出 生 的 。
他就在好友 的 父亲对
面的 床 上 ，睡着 了 ，
头发蓬乱 ，胡子 也 多
日没 刮 ，脸色苍 白 得
发青 。他 的 妻子 坐在
他的 床沿上钉衬衣 的
扣子 ，眼睛红 肿 ，一
脸愁苦 。我悄 声问 朋
友对面 那张床上 的 那
个病 人 得 的 是 什 么
病，朋 友说是 胃 癌 。
我心 里一阵难受 ，我
想让他妻子 叫 醒他 ，
跟他 叙叙旧 ，安 慰安
慰他 ，却 又 犹豫 ：以
什么 名 义 ？又 从何说
起？犹豫间 到 了 吃午
饭的时 间 ，我匆 匆告辞 。

一个 月 后我再去 医 院 ，
这次 我打定 了 主意 。可到 了
医院 才 知道 ，他在我上次走
了之 后不久 就 出 院 了 ，因 为
无法 挽救 ，该准备 后事 了 。
从医 院 回 来我 往他学校里打
电话 ，正 值暑假 ，电话没人

接，我又往他学校写信 ，焦急
地等 待 了 一个 多 月 才收到他家
属写来 的 一封信 ，告诉我他 已
经去世 了 。

一连好 几天我的心里 只有
愧疚 和不安 。我从那一捆旧 信
中找 出 他的信 ，深夜在灯下一
封封一遍遍地看 ，他曾不止一
次地告诉我他有 胃 病 ，如有一

次来信时他写道 ：
“ 我用 打 火机顶住

胃部 ，忍着剧痛给
你写这封信。”记
得我给他的 回 信都
是例行公事 ，虽然
我非常担心他的 身
体，但顶 多是在信
末写上一句 “望注
意身体”。

他几次邀请我
出差 到T县 时 一 定
到他家 去做客 ，离
开那家 杂志社后 ，
我几 次 到 了 T县 去
采访 ，并且有一次
就住在他所在学校
附近 的 宾馆里 ，几
次都想去看他 ，却
每次都犹豫 ，不知
以什 么 名 义 去 看
他，结果 一次也没
去。

我对他是有一
份真 情 的 ，只 是
他并 不 知 道 ，也
永远无法 知道 了 。
我不 明 白 ，人 为
什么 总 是 那 么 怕
坦露 真 情 呢？茫
茫人 海 ，拥 挤 的
人群 心 灵 遥 远 又
陌生 ，一 颗 心 比
一颗 心 孤 独 。唯

有真 情 能 缩 短 心 与 心 之 间 的
距离 。而 有 的 时 候 ，心 与 心
之间 本 来 没 有 距 离 ，是 我 们
自己 把 真 情 严 严 实 实 地 包 起
来，人 为 地制造 了 距离 。

真情 可 贵 ，坦 露 真 情 同
样可 贵 。坦 露 真 情 不 应 有 什
么障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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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天总是美 好的 。礼泉 的春天仿佛是浓缩 了
的，分外迷人 。

阳历 四 月 ，太 阳 在东边 的 昭 陵后 尚 未露 头 ，嫩
叶初绽 的树林里 已 是百鸟争鸣 ，竞展歌喉 ，奏 响 了
清晨一 曲 “大 合 唱”。早起 的 啄 木 鸟、“笃 ，笃 ”地啄
着树 干 ，捕 食 虫 子 ；布 谷 鸟 的 声 音 嘹 亮 而旷
远，象 个 男 高音 ，在 众 多 百转娇啼的妙音 里
很是特别 。终于 ，太阳 象 个 醉眠未 醒 的
少年 ，被 谁 推 了 起 来 ，犹 自 红 着 脸
儿，迷迷瞪瞪 的 ，忽然被众 鸟 的
啼叫 唤 醒 ，它 听 着 这 美 妙 的
天籁 ，不禁 笑 了 ，笑得光
芒四 射 。这时 ，万鸟欢
鸣，一 大 群 一 大 群 的 鸟
儿从或远或近 的林子 里飞
起来 了 ，它们歌 唱着 ，沐浴着朝
辉，飞 向 太 阳 ，用 这盛大 的 仪式欢
迎光 明 。蓝天 上 印 下 一 群 群 飞 舞 的 剪
影。一 个 生机勃勃的春晨开始 了 。只有在
遍植树木 ，果 园 密 布 的 礼泉 ，你才能够一睹
这蔚 为奇丽的 万鸟啼晨之景 。

礼泉 四 月 花 如锦 。假 如你有 幸 在 这 个 季 节 来
礼泉 ，不 妨随 意 走 走 。这 个 驰 名 全 国 的 苹果之 乡 ，
眼下 花 事 正 盛 。洁 白 的 苹 果 花 开 满枝 头 ，树 树成

园，园 园 相
接，连 绵 无
际。夹 杂 其
间的 是一片
青青 的 麦
田，紧 挨 这
绿色 的 ，是
一片金 黄耀
目的 油 菜

花。其 间 有蝶 儿 在 悄 悄 的 舞 ，蜂 儿 嗡 嗡 的 闹 。你可
能会 为 着追 戏一 只美丽的 彩蝶 ，分开覆径低枝 ，穿
园度 林 ，不 觉误 入 繁 花深 处 ，竟 沉 醉 不知 归路 ，直
至斜辉脉脉 ，方恋恋而返 。或者你走入一片桃花园
中，在灿 若云 霞 的花丛里 ，恰巧看 见一位农家少女

甜美 的 笑脸 ，难免会脱 口 吟 出 “人面桃花相映
红”的 佳 句 来 。一 场 微 雨 之 后 ，漫 步 梨 花树

下，你 是否 会 想 起 那位一 代佳 人 绝 世
的姿 容 和凄婉的 爱情故事？假使在

夜晚 ，这 里 没 有 城市 的 喧 闹 和
闪烁 的 霓 虹 灯 ，你尽 可 以 独

享“梨 花院落溶溶 月 ”的
清静 幽 微 。真 是 一 样

梨花 ，一种意境 。迷
醉于 这 不 尽 的 景致 ，

你竟不能够分清 究竟是花
事如诗呢 ，还是诗绪如花 ？
花海之 中 ，随处可见疏花的果

农，或 男 或女 ，或老或少 ，人人笑意盈
盈，手握花剪 ，将过于繁盛的花儿纷纷

剪下 ，地上便铺 了一层花毯 ，惹你生 出 一片怜
香惜玉之心 。可是果农的喜悦却更 多 的来 自 对丰
硕的预期 。他们用 勤劳造就 出 这无边的美景 ，更
生产 出 质优味美 ，饮誉 四 海 的 礼泉苹果 ，造福人
间。

徜徉花 中 ，景随步换 ，香 因 花异 。苹果 的花
香细细 甜甜 ，梨花香气清雅 ，油 菜花香得馥郁浓
烈，就连 麦 苗 也散发 着特有 的 清芬 。这里不仅是
花的 世 界 ，也是香 的 海洋 。访花归来 ，熏得余 香
满衣 ，人 也好象被这美若佳酿 的空 气饮醉了 。

朋友 ，到 礼泉来吧 ，四 月 的 礼泉是一 曲 听不
厌的 欢歌 ，是一幅赏不够 的美 图 ，是一 阙吟不尽
的华章 ！

快乐 与 寂 寞
（ 随 笔 ） 文/王 若 谷

一位书画家 自 制 了 一方 闲
章，曰 ：“人 生 从 此 不 寂 寞。”这
是他的 父亲 留 给 儿子 的一份精
神遗产 。十年浩劫 中 ，这位少年
成天无所事事 ，东 游西逛 。受批
斗住“牛棚 ”的 父亲一天语重心
长地对 儿子讲：“我们家现在可
以讲 是一 无 所有 。爸 爸 所能 教
你的 ，也 就是 书 法 篆 刻 这 些 薄
技小艺 了 。你若 认真学好它 ，今
后你的 人生 也就会从此不再寂
寞了。”后 来这位少年成了 学有
所成的 书画
家，在 一 次
关于 “人 生
与艺术 的对
应”的 演 讲
中，动 情 地
说：他 认 为
学习 书 画 篆 刻 ，并 不 单 是 为 了
掌握技 艺 ，从 更 高 层 次 上讲是
陶冶人生 ，提高生命的质量 。他
同时 讲 了 他 父 亲 那 个 “人 生 从
此不寂寞 ”的故事 ，台下不少听
众眼眶 中 翻 滚着 泪花 …

寂寞 是什么 ？我的理解就
是一种百无聊赖 ，一种心灵与精
力的漂泊和无所寄托 。寂寞的对
应是快乐。19世纪俄国有位诗人
曾问过 ：“有俄 罗斯谁能快乐而
自由？”据报道 ，英 国 一家报纸
最近举办了 一次别 出 心裁的 有
奖问答 ，题 目 同那位俄罗斯诗人

的发问 有些相似：“在这个世
界上谁最快 活？”评选 出 的4
个最佳答案是 ：一 、作品刚完
成，自 己吹着 口 哨欣赏的艺术
家；二 、正 在 筑 沙 堡 的 儿 童 ；
三、忙碌 了 一整天后 ，为婴儿
洗澡 的妈妈 ；四 、经过紧 张而
劳累的手术 ，终于挽救了患者
生命的医生 。这4个最佳答案 ，
可能 还 有 “遗珠 ”之 憾 ，因 为
世上 “最快 活 ”的 决不会 只限
于这 四 种人 ，但四 种答案 ，一

个基 调 ，那 就 是 强 调 工 作 和
劳动 成 绩 所 带 给 人 们 的 快
乐，乃是最大 的快乐 。细细一
想，也确是如此 。富 有和权 力
固然 也可给某些人带来一时
的快 乐 ，但这 决 不 是 永 久 的
最大的快乐 。

其实 ，快 乐 不 仅 只 在 成
绩获得后才会翩然而至 ，快乐
也往往 产生在工作与劳动的
自始至终的过程 中 。譬如 ，一
位作 家 谈 论 他 的 创 作 时 说 ：
“ 我一进入 创作状态 ，就把世
间一切都忘了 ，心境也会空前

的好 。一不写东西就一 身病 ，就
需承受不可想象的孤独和寂寞 。
我写作品就是在穿越沙漠 ，而且
是一个又一个的撒哈拉大沙漠 。
这是 一 种 快 乐 。所 以 我 不 敢停
步，要一直写下去……”另 一位
作家对此也感同 身受 ，并且说得
颇有趣 。他说 ：“停止 了 写作 ，等
于死亡。”这是常常浮现在我脑
海中 的命题 。有许许多 多 的人不
阅读不写作可以过得很闲适 ，但
对于作家来说不行 。作家从拿起

笔来 的 第一
天起 ，就 仿
效耶稣将 自
己交 给 了 命
运的 十 字架
… …我 曾 尝
试3个 月 不

写一个 字 ，而去 “下 海 ”经商 ，结
果嘴里几乎有砒霜的味道 ，行走
的感觉竟似牲 口 ！

只要 工 作 着 就 不 会 寂 寞 。
驱散寂寞 的最佳 良 药亦莫过于
工作 。工作带给人们的快乐是永
久而无可代替的 。我常常在脑海
中这 么想 ：演 员死在台上 ，作家
死在案 前 ，正如战士 死在疆场 ，
都是人生的一种快乐 。作为一个
职业作家 ，我希望直至银发飘拂
也不停笔 。如果将来有一天在执
笔伏案 中悄然告别人间 ，那就是
我最后的一次快乐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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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春 三 月 ，窗外的 玉兰花
开了 。

冬天 一 到 ，我 脑 子 里 就经
常想 到 玉 兰 花 快 开 了 。窗 外这
两株 玉兰 ，真如一姐一妹 ，我与
之在 这 大 院 里耳 鬓 厮 磨 ，已 整
整十数年 了 。十数年相处 ，我和
她俩还真有 了 点感情 。

那年 机关大 楼装修 。砂浆
灰水 ，砖头石块 ，竟没人想到
这两株玉兰树 ，全都一古脑地
堆到树前 。她们被浸泡 、被磕
碰，与 玉兰相邻的一株松树 ，
也不堪其苦地枯死了 ，多 少人
都以 为她们活不成了 。可 冬天
一过 ，看似弱 不经风的 玉兰 ，
却如 以 往一般 ，不声不响 、静
静地在寒 霜依然肆虐 的初春 ，
竞相绽开一蕊蕊洁 白 的花蕾 。
我不 禁 为她们顽强 的 生 命 力 而

暗暗感动了 。
也许 生 活 的 确 太 艰 辛 了 ，

人们 常 常 因 艰 难 的 跋 涉 而 麻
木，许 多 就 在 眼 前 的 事常 常 会
熟视 无 睹 ，但 对 这 两株 玉 兰 满
树的 白 花 ，凡 是在 这 院子 里 上

班的 人 ，却没有不停下脚步 的 。
是啊 ，看 着 一 树 洁 白 如 雪 的 花
朵，无 论 你 用 什 么 语 言 来 形 容
她，都不 会觉得过分的 ，你说她

们是报 春 的 使 者 ，是 美 丽 的 化
身，甚至说 她们是纯洁的 象征 ，
都没有什么 不可 以 ，但 ，有谁真
正去注意她生命的驿动？她从
无所求 ，只需一丝春风 ，就早早
地把 浓 浓 的 春 意 布 满这 大 院 ；
待到万 紫千红 ，花开满园时 ，她
却化身 为泥 ，早把绿色唤醒 ；烈
日骄 阳 下 ，她 又 为 人 们撑起 薄
薄的 一片绿荫 。她从不抢功 ，从
不争 宠 ，就这 么 默默无 闻 地绽
放着 春 天 ，这 难 道 不 是 一 种 精
神么 ？

于是 ，看着这两株玉兰 ，看
着这树上绽开的 春 光 ，我想 ，如
果我 们 每 一 位 朋 友 ，都像 这 玉
兰树 一 样 ，默默地无 所 求 地为
这个 世 界 增 添 哪 怕 一 点 点 美
丽，我们的这 个世 界 ，不是会变
得更加美 好 了 么 ？

狼情
文/田 信 军

1 972年 仲 秋 ，我 们 三 个 下 乡 插 队
的小 知 青 ，由 于 口 中 长 时 间 沾 不 到 肉
腥味 儿 ，嘴 馋得不 行 。有一 天 ，我们让
猎户 牙 子 设 法 为 我 们 弄 只 野 兔 吃 。牙
子年 轻 ，人 也 豪 爽 ，说 声 行 ，就把 我们
领到 了村子北边的一 个 偏僻 山 谷里 。

山谷中草很深 ，我们走得很吃力 ，并
不时把 目 光瞄向远处 ，看周围空旷地带有
没有野兔出没 。正行间 ，忽然同伴阿明惊
叫起来 ：“咦 ？哪儿咋有两只狼狗！”

我们 顺 着 阿 明 手 指 的 方 向 看 去 。
呀！不远 处 的 溪 水 边 ，当 真 有 两 只 狗
样的 东 西正 在大模大 样地喝 水 。

“ 都 站 着 别 动。”牙 子 说 ，“那 是 两
只狼！”遂将一颗弹丸放人枪筒 ，只听
“ 砰 ”地一 声 ，一 只大灰狼应 声倒地 ，另

一只灰狼听到枪响 ，惊得猛的一跃 ，遂
慌忙掉头 ，钻进草丛逃走了 。

兴高 采 烈的我们 ，脱鞋趟过小溪 ，
托起 刚 刚毙命的 大灰狼 ，用 棍子抬着 ，
一路唱着往 回 走 。

那时 候 ，
我们三个知青
住在村边的 乡
场上 的 屋 中 。
我们把灰狼皮
剥下 来 。我 们
把狼皮 平 摊 在 乡 场 中 央 ，用 钉子 钉 在
地面上 。

是夜没有 月 亮 ，我们把电灯拉到场
屋门里 ，就着电灯光亮 ，一伙知青连同
闻讯赶来的一些村民一起 ，围成几个小

圆圈 ，大块吃狼肉 ，大碗喝烧酒 ，觥筹
交错 ，嘻笑喧哗 ，直至更深夜静 ，方才
散去 。

牙子没有走 ，和我们一起挤睡 在场
屋里 。酒饱饭 足 的我们很快进入梦 乡 。

突然 一 声 嚎 叫 ，
打破 沉 寂 ，嚎 叫
声自 远而近迅速
逼近 乡 场 ，惨 凄
凄犹 如 人 的 哀
号，我 们 被 惊 醒

了，惊觉到事情有 点不妙 ，全都毛骨悚
然地从床上坐起 。临窗张望 ，星光下依
稀可 见一 只野狼在屋前的 乡 场上 来回
打转 ，时而仰天长啸 ；时而呜呜低吼着
用前爪“唰唰 ”地刨着地面 ；时而围着钉

在乡 场上的狼皮兜圈子 ，并不时发 出撕心
裂肺 的 哭 号 。那 冒 着 火 星 的 绿 荧 荧 的 眼
睛，像是充满 着愤恨和幽怨 。此时的我们 ，
身已缩成一团 。

猎枪被 牙 子 放在 家 里 了 ，我们 不 能
出屋 也 不敢 出 屋 ，只 能瞧 着 那 只 野 狼在
乡场上 闹腾 。直到东方渐渐有 了亮 色 ，那
野狼才呜呜哀嚎着离去 。

翌日 起床后 ，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大
灰狼闹过的地方观看 。只见地面上布满了
利爪刨下的土坑 ，钉着的狼皮亦有 几处被
蹭过 的痕迹 。目 睹着这幅景象 ，大伙 儿默
然无语 ，整整一个早晨都很少有人说话 。

早饭 后 ，狼皮不见了 ，是 牙子把它 卷
起来 ，远远埋 在 了 山 凹 里 。从 此 ，他 永 远
告别 了 那 支猎枪 。


